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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苗学文献研究”主持人语

从学术谱系上重构世界苗学研究的中国视角

纳日碧力戈1，龙宇晓2

( 1．长江学者，贵州师范学院讲座教授，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2．贵州师范学院教授，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苗族本是起源于中国内陆的古代民族，可是

在经历伍新福先生所言的“四大迁徙波”之后，很
早就卷入全球化的进程，成了一个在人口分布上

跨越五大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少数民族
( 详见伍新福:《论苗族历史上的四次大迁徒》，载
《民族研究》1990 年第 6 期) 。除中国外，越南、
老挝、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
德国、法属圭亚那等国家和地区都有苗族人口聚
居。不过，中国不仅是世界苗族的祖国或母国，而
且还依然是世界苗族人口的中心;目前大约有近

千万苗族人生活在中国，约 400 万苗族人口居住
在海外，其中居住在英语国家的大约有 40 万人左
右。正因为苗族是世界上少见的分布地域较广、
人数也较多、历史文化极为丰富多彩的跨国民族
之一，近二百余年来引起了国际民族学家、人类学
家、史学家、政治学家们的高度关注，他们深入田
野、召开会议、撰写论文、出版书籍，一大批优秀的
研究成果涌现出来。苗学已然成为国际显学，苗
学文献资源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中国大

陆、欧美、东南亚三大苗学文献资源集散地。
由于英语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居

住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苗族及相关论
述在当代世界苗学研究文献中有着极高的可视度

和影响力。另外，欧美学术界比较重视学术文献
目录的编纂，对于西方各国的苗学文献收录比较

齐全，但却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他们的苗学文献目录学著作及相关数据库很少收

录中国苗学研究论著。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在
海外一些学者当中形成了“苗族人口的中心在中
国，而苗学研究的中心却在欧美”的错误印象。
这种误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国民族

研究界的一些学者，他们言必称西方苗学，毫无批

判地盲从英法苗学研究者的一些观点( 包括对中

国苗族的“解构”或“拆解”) ，而轻视了中国苗学
的成就和主体性。其实，贵州师范学院海外苗学
文献研究课题组在近期研究工作中通过初步的检

索和比较发现，仅从文献数量上看，中国的苗学研

究论著就远远超过了海外各国的总和。透过此事
不难看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人们对于

中国在世界苗学学术谱系中应有的重要地位显然

都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说，世界苗学研究体系至今还缺乏中国视角。
有鉴于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苗学

研究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学术谱系开展全面而系统

的梳理和分析，显然已经势在必行。中国学者若
能将世界各国的苗学放置到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

的历史脉络和全球学术史及地缘发展的架构中来

展开分析研究，通过编纂《世界苗学通史》之类的
大型学术史著作来构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学术谱

系，必可揭示世界各国苗学发展史的共性和个性，

勾稽出全球苗学演化的主流方向，从而也必然会

彰显中国苗族文化海外传播的世界意义和中国在

世界苗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苗
学已前所未有地需要“走出去”与国际接轨，让世
界重新认识中国苗学，也让中国苗学专家们通过

他们在海内外苗族社区的田野研究去认识国际同

行，去与之对话，去争取话语权和主导地位，在协

商中构建或重构世界苗学研究体系中的中国

视角。
本期“海外苗学文献研究”栏目收录了龙宇

晓与石茂明《世界苗学通史编纂研究的文献史
料、基本思路与方法》、吴正彪《苗语世界中的跨
境苗学研究———老挝苗族田野调查札记》和王薇
《沉默者的声音———美国苗族 ＜苗绣之声 ＞ 2001
年夏刊述评》这 3 篇论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最
近期我国苗学工作者在上述问题上的学术自觉，

也反映了作者们在从学术谱系上重构世界苗族研

究的中国视角等方面所做的最新努力。希望他们
的学术思考或田野经验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苗学

的国际化发展，也有助于海外苗学加深对于中国

苗学的认知和了解，从而对多极化时代世界苗学

体系及其中国视角的重构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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